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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五日，逾千名法轮功学员和各界人士在多伦多举行盛大游行，庆祝法轮大法弘传世界二十周年。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市政厅广场出发，沿女王街至央街，后转向登打士行进至唐人街，沿途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当日多伦多晴空万里，游行队伍由一百多人组成的天国乐团打头阵，乐团成员一路高奏《送宝》、《法鼓法号震十方》、《法正乾坤》，庄严雄壮的鼓乐驱散了层层阴霾，随后而来的是“大法船”花车和手捧莲花的粉装仙女们，超凡的气势带给人心灵震撼，观众纷纷驻足拍照留念。


在多伦多大学就读的中国福建留学生小王和小李刚来多伦多几个月，他们是第一次看到这么盛大的游行，感觉很新鲜。


小王表示，这种游行在国内是不可能看到的，很高兴能在国外见到由这么多华人组成的盛大游行。他说，自己从小接触到的电视媒体宣传，对于法轮功真实情况不是很了解，来到国外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人在炼。


他以为当天众多参加活动的人来自世界各地，当得知只是部份多伦多的学员时，小王笑着说：“法轮功赢了。”


小李感叹道：“这边（加拿大）有集会自由，所以有这么多人，如果国内也有集会自由，我相信法轮功在国内会有更大的游行。”


三十多岁的金氏夫妇被法轮功学员的大型炼功场面深深震撼，他们在海外的土地看到这么多人自由地炼功，内心深受触动，不禁感慨同一片天空，两个世界。◇












































北京法轮功学员张凤云屡遭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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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伦多大型集会游行　庆祝大法弘传二十周年








【明慧网】北京法轮功学员张凤云女士，在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她多次被非法关押、劳教，未成年的孩子孤苦伶仃，失去照顾。下面是她自述遭迫害的经历：


我叫张凤云，修炼法轮功前患有多种疾病：心脏神经官能症、轻微精神分裂、双膝骨质增生、面部三叉神经痛、下巴习惯性脱臼、颈椎骨质增生、心肌供血不足、十八岁时的腰肌外伤，后来形成了腰肌劳损，经常背痛，天阴、天冷的时候，后背象木板，这几股神经一疼起来，那真是生不如死。自从九六年修炼法轮功后，我按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也就半年的时间，我所有的病就不翼而飞了。


九九年十月九日，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去天安门证实大法好，被天安门的警察带上警车拉到天安门分局，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被关在铁笼子里，后又被北京市朝阳区小关派出所片警领回，当时正赶上警察吃午饭，他当时照我脑袋就三筷子，打得我眼睛直冒金星。就这样在家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我被关进了朝阳分局看守所。七天后被单位接回来，我应得的三个月季度奖金1400元被单位非法扣除。


九九年十二月因石景山高法要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我去旁听，可到时并没有开庭，其实是公安下好的圈套，在回来的路上劫持我们，几经辗转后又被小关派出所的警察拉回。回来后，强迫我们面对墙蹲着，然后片警凌平把我们一个人踹一脚，都关到铁笼内。然后办事处的郭佳文、祁淑琴等人又以搜经文为名，对我们进行脱衣检查，搜身侮辱迫害。然后小关派出所警察把我们逐个非法审讯，当时片警凌平照着我的脸、耳朵、头顶暴打，我的脸被打肿了非常疼，牙也全活动了，就这样又把我们送到朝阳分局看守所非法拘留。从拘留所出来，因我家只有一个孩子还小，没有家人来接我，因此又被派出所警察关在铁笼子里一宿。回来后，我的牙掉了五颗，其它也全都松动。


我两次被非法拘留，成了小关派出所、街道办事处、“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机构）、社区居委会的重点。后来单位与派出所几次想绑架我未遂。二零零一年八月七日晚八点多钟，我与孩子出去遛弯，被小关派出所片警张振海（现已死亡）、于文海强行绑架，他们把孩子丢在马路上，我说：“你们不知道他没爹吗？给我孩子。”就这样我被带到派出所，把我关进铁笼子，把孩子放到空调下吹，夜里一点多才把孩子送到奶奶家，孩子回来后病了一个多月。次日我被片警陈朝送往北京市朝阳区卫生防疫站里的洗脑班进行迫害，八月九日从洗脑班走脱。


从此，我们家人没过过一天安稳日子，而且我的亲朋好友全都被中共不法人员监视、骚扰，小关派出所的警察晚上喝多了，上我母亲家闹事，进门就把我的弟弟按在沙发上扭绑，把我妈吓得当时就不会说话了，从此瘫痪。四年半后母亲去世了。那个警察可能是张震海，因我没在，不确定。


二零零一年八月十三日单位配合派出所想再次绑架我，就这样我失去了工作，我和孩子没有了生活来源。他们还在我家院内架上摄像头，在六楼顶上安探照灯照我家阳台，又在对面楼安插便衣警察和保安摄像监视。我家不敢开灯，整天挂着窗帘，白天象黑天，黑天象白天，他们还几次半夜敲我家门骚扰，孩子都吓坏了，神经非常紧张。


二零零二年四月七日夜里两点左右，小关派出所警察于文海伙同配钥匙的人到我家开锁撬门没打开，八日晚六点，小关派出所警察逼迫我的婆婆拿出钥匙，到我家强行抄家。当时有小关办事处“610”书记田秀平，警察侯淑敏、杨黎明等。四个男警察把我抬起来就走；田秀平拿着买菜的大篮子来收书，就这样把我的宝书《转法轮》抢走了。警察王金波还拿着我家的英式水果刀不撒手，想拿走。就这样我家的门都没给锁上，就把我绑架到派出所，关到铁笼子里后又把我绑锁在铁椅子上。


四月九日晚五点左右，小关办事处“610”李兰根、田秀平、小关派出所警察侯淑敏、还有女保安又将我绑架到小关寻泸宾馆二楼洗脑班实施迫害。从洗脑班回来，又把我关到小关办事处地下室铁笼子里，那里环境非常恶劣，阴冷潮湿，保安穿着军大衣，我穿着单衣服，光着脚，食水都给断了，婆婆送的饭也不让吃，也不许家人再看我了，不让上厕所，就这样没白天没黑夜地迫害。回来后十个脚趾、脚掌全部化脓溃烂。


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二日我去城管上班，中途有事回家，感觉楼道里有生人，就问了一声：你是干什么的？他说是供电局的。当我开门时，屋里孩子已经被从外面拧门的吓坏了，同时停了我家的电。我误以为是要入室抢劫的坏人就报了警，哪知是小关派出所的安排，他们趁势将我和孩子看起来，并抢走了孩子的电脑。就这样把我和孩子先后带到小关派出所隔离，一天一夜没给饭、没给水，把我送到了朝阳看守所迫害，孩子第二天早上才放回家。孩子不满十六岁，还未成年，就受到如此迫害和精神上的摧残。后来还将我劳教迫害。


在劳教所里，是严酷的军事化管理、超负荷的劳动以及对人身心的侮辱与摧残。在那里，给我身心造成的伤害至今没有完全恢复。而且在此期间，我的孩子不满十六岁，属于未成年。小关社区行政人员杨惊辉为了推卸责任，竟然谎报孩子年龄。


二零一零年五月十日，朝阳区国保伙同小关派出所、社区、居委会又一次对我进行迫害，我当时一急血压高、心脏病同时出现，当场昏厥，被抬上999抢救。


十几年来，我们母子俩一直在艰辛地生活着，我被迫害得失去了工作、没了生活来源、孩子上学要交费用的情况下，只能靠每月的低保几百元钱艰难地维持度日。◇





关铁笼子示意图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台北自由广场集聚七千多名法轮功学员，排出壮观的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法像（上图），以庆祝即将到来的“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及大法弘传二十周年。盛大场面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驻足观看，拍照留念。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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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像长一百二十公尺，宽九十公尺，耀眼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光芒辉映着慈悲庄严的法像，展现了佛光普照的巨大能量。路人游小姐兴奋地表示，“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凝聚力与能量，很惊讶，被整个场面的壮观惊讶到。因为没有看过排像，很难去想象要怎样排出法像，就觉得好奇妙喔。” 


台湾法轮大法学会副理事长黄春梅介绍说，正式排像的前三天准备工作，一车一车的大陆游客路过时感到非常惊讶，纷纷询问是在做什么，学员们向他们讲真相，而广场前的展板也不时地围满了游客观看。有大陆游客被中共诋毁法轮功的谎言所蒙蔽，很是不理解地频频询问“这是合法的吗？”“有申请吗？”“法轮功在台湾可以这样啊！”更多的大陆游客是感到好壮观，站在外围观看许久，并纷纷拿起相机将这珍贵的画面瞬间留下，要带回去给亲朋好友看。


一小时排字过程平和有序，法像圆满排完后，悠扬的炼功音乐响起，七千多位法轮功学员齐刷刷地双眼微闭，面带祥和之意，听着师父口诀，心无旁骛地炼起每天改变着身心的五套功法。广场两旁的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仍围坐许多市民，也静静地观看一小时的大炼功。有缘人因而走进法轮大法的修炼行列。◇








